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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吴天明《百鸟朝凤》的文化叙事冲突

王委艳 (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 信阳 464000)

［摘 要］ 吴天明导演遗作《百鸟朝凤》呈现了传统文化———唢呐曲艺在新时期面临的文化

矛盾和传承危机。影片以丰富的情感叙述来展现传统曲艺唢呐所面临的生存危机，并从道德

冲突的角度揭示了中华礼乐文化失落的根本原因: 农耕文明的衰落。影片同时表现了吴天明

导演在票房与艺术之间的悲壮选择。影片本身的命运与片中人物及唢呐的命运相互隐喻，深

刻地传达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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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明导演遗作 《百鸟朝凤》自 2014 年杀

青到 2016 年公映，其间经历太多 “磨难”，影片

的遭遇与片中唢呐的遭遇互为隐喻，展现了我们

这个时代的文化矛盾。吴天明对于电影犹如影片

中唢呐王焦三爷对于唢呐的情感，他说: “唢呐

不是吹给别人听的，是吹给自己听的。”它诠释

了艺术家对于生命与艺术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
2014 年 2 月，在《百鸟朝凤》精剪完成一个月之

后，吴天明导演猝然离世，其后，影片历经太多

坎坷，勉强公映而票房惨淡，直到出品人方励惊

天一跪，情况才得以逆转。无论是对于吴天明个

人还是我们的传统文化， 《百鸟朝凤》都可谓是

一种悲壮的坚守。

一、影片中的文化叙事冲突

影片呈现了对渐行渐远的传统文化的思考。
在当今这个时代，传统文化式微，消费思潮盛

行，这已然成为一种社会性忧虑。影片 《百鸟朝

凤》为我们呈现了处在文化转型期的中国的文化

矛盾。影片通过几个方面来呈现这种矛盾:

其一，城乡矛盾。影片选取了吴天明熟悉的

陕西黄土高原为背景，这应该是吴天明对小说

《百鸟朝凤》最大的改编之处。有学者认为吴天

明以《人生》开启中国西部片的审美方向: “《人

生》这部影片把西部黄土高原上的民俗风情推向

了世界，并且把西部高原大自然的雄浑之美与西

部人心灵善良质朴之美融为一体，一下子就在人

们的心中确立了西部影片的审美观念。”并指出

这种审美方向是 “远离政治，追求表现人性的审

美内涵。人们在自然状态下谋求个体生命本能的

宣泄和释放。作品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民族审美意

识和民族面临生存危机时的一种自发的反抗意

识”［1］。
诚如斯言，影片《百鸟朝凤》以陕西黄土高

原，黄河岸边金、木、水、火、土几个村庄为背

景，叙述了传统文化的变迁过程。唢呐王焦三爷

作为“百鸟朝凤”的唯一传承人，他要做的是将

他认为的“匠活”唢呐传下去，并且保证继承人

能够像他一样，不计利害、品德纯正，有一股对

“匠活”的坚守精神。因此，他选择了游天鸣而

非天分更高的蓝玉，因为他明白，天分代表不了

坚守，相对于必须用生命坚守的匠人精神，天分

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来弥补的。事实上，焦三爷

没有看错人。但焦三爷没有看清这个时代: 他坚

守的事业实际上与古老中国的农耕文化是密不可

分的。当农耕文明式微，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大

行其道的时候，处于农耕产业的农民实际上再也

难以用“躬耕 + 手艺”的模式来生活了。再加上

现代娱乐方式的多元化，更使传统曲艺的处境雪

上加霜。事实上，焦三爷的徒弟们正是这样逐步

逃离农村走向城市的。
其二，金钱利益与道行规矩。像 《变脸》中

的变脸王“传男不传女”的手艺人行规，焦三爷

对继承人的选择更具有普世情怀。为了把唢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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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匠活”传下去，确切地说，把 “百鸟朝凤”
传下去，焦三爷处心积虑，他一遍遍考验游天

鸣，他想寻找一位艺品和人品俱佳的、 “能把唢

呐吹到骨头缝里”的接班人。在 “传声”仪式

上，焦三爷决定把他的绝活 “百鸟朝凤”传给游

天鸣，也是看到游天鸣的艺品和人品，并把人品

放在了第一位。面对汹涌的市场经济，对行规德

行操守的坚守显得那样奢侈与悲壮。同样面对金

钱塑造下的当今社会，焦三爷、吴天明们多少显

得有些孤单，那些过去纯粹的、让人敬畏且不会

随便表演的仪式，已经变成了当今挣钱的演出，

甚至一个偏远的少数民族山村也难以幸免。那些

令我们敬畏的信仰，正在和曾经携带这些信仰的

文化形式严重分离，正像焦三爷的唢呐那样，面

对金钱利益，道行规矩还剩下多少呢?

其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在庆寿

的时候，游家班遭遇洋乐队，景象惨淡。传统唢

呐在洋乐队的冲击下生存艰难，各个村上的红白

喜事不再请游天鸣他们去吹唢呐，就连村头的聋

子死后也请洋乐队而不请游家班的唢呐了。洋乐

队只不过是现代文化的代表，中国社会在由农业

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化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有

太多浅层次的现代文化泡沫被大规模复制，而其

内在的精神内涵却并没有随之建立，空洞的能指

符号支撑起一种虚幻的繁荣，而传统文化在这种

冲击中式微并逐渐退出，随之退出的还有优秀的

精神遗产。
综上所述，影片中为我们呈现了传统与现代

两种文化的冲突。它实际上是传统农业文明以及

建立其上的价值规范，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正变

得脆弱不堪。坚守传统文化及附着其上的精神价

值，成了一种悲壮的行为。曾有论者不无乐观地

指出: “中国文明建立在农村人口一贯压倒城市

人口的基本社会建构上……但是，当今天这个社

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无法辨认农业社会

的本来面目的时候，却不能不相信，中国的文明

和文化真的到了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时候。”［2］

但这个“脱胎换骨、浴火重生”的过程注定是一

个痛苦的挣扎过程，一方面是传统价值观的丧

失，一方面是新的价值观并没有随之建立。如何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维护优秀的传统文化，坚守优

秀的传统价值，才是《百鸟朝凤》的核心所在。

二、道德冲突与中华礼乐文化

中华礼乐文化源远流长，几千年不曾中断。
礼乐文化倡导和谐， 《礼记·乐记》中说: “乐

者，天地之和也; 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

皆化，序故群物皆别。”这里强调了礼、乐之间

的关系，即和谐和秩序必须统一才能达到礼乐相

济，社 会 才 能 安 定，人 民 才 能 乐 业。孔 子 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论

语·八佾》) 孔子把仁作为礼乐的基础，恢复礼

乐首先要使人 “仁”。因此，修身是一切根本。
事实上，当前的中国社会，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

上的资本价值成为判断一切的标准，这种工业之

“技”我们已经非常成功地植入了我们这个传统

的农耕文明之中，但我们并没有随之建立起工业

文明契约精神之 “道”，价值失范带来的恶果正

一遍遍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演。这种冲击表现在多

方面、深层次，已经严重动摇了我们传统文化的

根基。《百鸟朝凤》为我们呈现了多重的道德冲

突。影片中的有些道德冲突是围绕礼乐文化展

开的。
首先是师徒矛盾。传统民间艺人的师徒关系

是一种伦理关系，维持这种关系的是传统的道德

规范与行业规范，而非契约。因此，当经济价值

作为衡量一切的价值规范的时候，实际上这种靠

道德伦理维持的师徒关系就变得十分不稳定，影

片中就为我们呈现了这种状况。比如焦三爷怒扇

二师兄。吴天明非常清醒地揭示了在市场经济大

潮中，民间艺术传承方式的道德危机。此外，这

是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对农耕文明的碾轧，使建

构其上的精神价值正一步步走向消亡。 “在社会

现代化的巨大变革中经济价值成为衡量一切东西

的根本标准，曾在乡村社会中占据统治性地位的

传统礼仪和伦理秩序在现代化的冲击之下失去了

此前的规范作用和崇高地位，随着 ‘礼崩’而来

的必然是‘乐坏’。”［3］

其次，行业规矩遭到破坏。游天鸣为儿时的

同学———木村的长生结婚吹奏，但他并没有享受

到接师礼。游天鸣和焦三爷对行规遭到破坏耿耿

于怀，师父焦三爷连声说: “没规矩了，没规矩

了。”传统的礼节正在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成为一

种被认为无足轻重的存在。礼崩会产生乐坏的结

果。以往，唢呐艺人为送葬吹奏，孝子贤孙跪倒

一大片，那不是对艺人的敬畏，而是对礼乐的

敬畏。
最后，“百鸟朝凤”的道德内涵。 “百鸟朝

凤”作为唢呐名曲，本来是一种欢快的曲子，在

影片中被吴天明改为大悲的曲子，即是为了烘托

曲子的严肃庄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改动使该

曲子蕴含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不但德高望重

的人才配享此曲，而且只有德艺双馨的人才能够

继承此曲。因此，当焦三爷说自己死后四台唢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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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传统文化坚守

的民间艺术家谦逊的美德和对中华礼乐文化精髓

的理解。
综上所述，中华礼乐文化其核心价值在于人

的修为，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

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

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

之大窦也。故唯圣人为知礼之不可以已也”(《礼

记·礼运》)。这种把礼义放在人生价值之首的传

统礼乐文化与当今的资本价值下的金钱评价机制

水火不容，礼乐文化失落源于这种根本性矛盾，

而表 现 在 日 常 行 为 方 面 则 是 道 德 冲 突 与 价 值

失范。

三、票房与艺术: 《百鸟朝凤》的悲壮选择

本文开头说过， 《百鸟朝凤》作为吴天明导

演的遗作，已经将自己对电影艺术的坚守融入了

影片对焦三爷形象的塑造之中。在当今电影市场

以明星、金钱、炒作等为基础，以夺取票房为目

的的大环境下，对艺术的追求似乎变得无足轻

重。吴天明说，他选演员不是选择最贵的，而是

选择“对的”。为票房还是为艺术一直是电影导

演最头疼的选择，这种选择随着电影由卖方市场

到买方市场的转变变得越来越现实。且追逐利益

已经成为电影的主流。因此，导演不得不花费大

量资金用于选择明星演员。明星演员的片酬如今

已经成为天文数字。有的电影直接靠明星支撑，

在艺术性、叙述技巧方面则谈不上有所作为; 有

的则用蹩脚的叙述去讲一个 “明星故事”。电影

界已经变得浮躁不堪。
影片《百鸟朝凤》充满了怀旧情结，这些怀

旧情结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表现的:

首先是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我们注意到电

影开头设定了 1982 年，20 世纪 80 年代初是一个

处于现代与前现代临界点的年代，农村传统的生

活方式还没有被破坏，建立在传统农耕文化基础

上的价值观念也是当时农村社会的主流。影片给

我们呈现了黄土高原乡野之美。农民在田里劳

作，没有机械化等现代生产工具，闲适、充满田

园温馨。师父和师娘每天做得最多的就是下地劳

作。影片对师娘表现最多的是她的纺线与织布，

这使影片充满了对传统男耕女织生活的某种诗意

表达。
其次，农民对手艺 (技艺) 的敬仰。游天鸣

之所以被父亲送到焦三爷那里学习唢呐，主要原

因是他父亲小时候想学唢呐但没有师父收他，他

要在儿子身上圆这个梦。残酷的饥饿记忆在中国

农民心里形成一种潜在的意识: 灾荒饿不死手艺

人。这些艺人在长期的演艺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的行

规和传承规则。《百鸟朝凤》通过 20 世纪 80 年代

初到 90 年代人们价值观念的极速变革，呈现这些

民间技艺在农民心中的位置逐渐滑落的过程。
最后，淳朴简单的学艺过程。影片表现了焦

三爷收徒的“考试”过程，如从瓢中吸水、吹鸡

毛、口中吸水吹木板等，这些考试简单有效、充

满乐趣。尤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焦三爷带着两个

徒弟到芦苇、野花、野草丛中静听鸟语，师徒模

仿鸟叫，相互唱和。这是影片充满诗情画意的一

笔。吴天明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了对传统文化式

微、对当今不良社会生活方式的忧虑。一个有追

求的电影人的担当精神通过纯净的电影语言表达

了出来。
上述这些充满怀旧情绪的电影镜头，是通过

朴实的叙述方式表达的，吴天明在电影中并没有

在叙述上耍各种花样，而是以传统的线性叙述呈

现故事的发展脉络。吴天明通过简单的叙述和电

影镜头来对抗现代化的电脑制作，用充满浓烈情

感的艺术追求来诠释他终身坚守的艺术原则。在

票房 与 艺 术 中，他 毅 然 选 择 后 者。吴 天 明 说:

“过去我拍农村片，现在拍城市题材，其实都是

一根筋，那就是对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一种关

注，就是所谓忧国忧民的情怀。”［4］
吴天明导演的

“一根筋”表现在 《百鸟朝凤》中，是否可以解

读为对电影艺术传统价值的一种坚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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